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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从影响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心理环境和生态—经济环

境诸因子分析入手, 构建了旅游承载力指数 (TBC I) 及运算模式。作者认为, 在某一旅游地环

境的现存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和未来人有害变化的前提下, 在当地居民心理承受范

围之内, 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所能承受的旅游活动强度, 称之为旅游环境承载力 (T EBC) , 它

包括三个基本分项指数——游客密度、旅游用地强度和旅游收益强度指数等。而表征旅游承载

力强度的无量纲指标称为旅游承载力指数, 它是旅游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据。本文较深

入地探讨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理论和表示方法, 以试图建立起比较规范化的理论模型。文章最

后进行了简单的案例分析。

　　关键词　旅游环境承载力　环境容量　旅游承载力指数　旅游活动强度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旅游科学的一个热门研究话题和崭新的研究方向, 它规定了

旅游业应采取的发展模式, 指出了旅游开发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途径, 因而具有较强的理

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 如何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其判断标准是什么, 仍然是个值

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 旅游环境 (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的保护和健康

延续是关键目标之一, 因此可将旅游环境承载力认定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据, 由郭

来喜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基金“九五”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与

实践研究”[14 ]中也明确提出将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测算作为重要研究内容, 表明旅游环境

在对旅游业的支撑作用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从旅游环境容量到旅游环境承载力

一个旅游区所能容纳的游客人数并不是没有限度的, 相反, 由于游人的过度密集会引

发许多环境、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 乃至影响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它客观上存在

着一个容量的极限值和一个最适值, 一般教科书称之为旅游环境容量或旅游承受能力[1 ]。其

实, 在这种极限值或承载力概念被旅游科学应用之前, 工程技术科学领域已应用很久了, 例

如岩土工程中的地基承载力 (俗称地耐力) , 表达的便是某一地面基础所能承受的建筑物压

力。生态学中“载畜量”则表达的是一块牧草地所能容纳的畜群载荷极限值。

为了详述区域旅游发展容量规模, 并建立解决热点旅游区的环境承载力与游客数量之

间矛盾的理论基础, L apage首先引入旅游容量概念[2 ] , 六十年代南非学者提出了容人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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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时量的问题, 但之后的十年间无大的进展。1977年之后, 因环境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 这

一理论逐渐得到重视并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问世[3～ 6 ], 国内最先在苏州、八达岭长城、颐和

园等旅游区进行过研究测算。九十年代初期, 当可持续发展思想风靡全球的时候, 旅游环

境容量更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国内外诸多专家撰文、评述,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

果[7～ 11 ]。但关于旅游容量的内涵尽管有许多人如 F. Shelby ( 1977)、 J. J. L indsay

(1986)、保继刚 (1987)、楚义芳 (1989) 等进行过阐释, 但目前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其概念体系没有统一起来, 技术测量模型也仅处于定性描述阶段[2 ]。近年来, 由于国内旅游

规划 (包括区域的和社区的) 对旅游环境容量有计算上的要求, 也引入了一些定量化的计

算模式, 但翻遍国内旅游规划的文本资料, 模式多为静态的, 同时大部分研究人员仅仅局

限于“空间承载量”的计算, 而且将承纳的旅游者数量作为唯一指标, 这必然违背旅游环

境作为空间和非空间的对于实物和非实物要素载体的本质内涵。同时, 环境对于旅游强度

承载并不总是被动的, 它有积极主动性的一面, 一方面表现在不同旅游形式呈现不等量的

承载力值, 另一方面, 旅游活动一旦超出其阈值便会遭到剧烈的破坏而导致旅游地的衰落

甚至消亡, 因而用“容量”这一被动的名词显然削弱了环境的主动性; 加上环境容量在环

境科学 (一级学科)中是一个应用很广、科学体制非常完善, 落脚点为污染物 (如SO 2, T SP,

BOD 5) 的重要概念, 搬到旅游科学中用于容纳游客量则有混淆不清之感。笔者经过几年来

的探索, 提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体系, 并将其定义为“在某一旅游地环境的现存状

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及未来人有害变化的前提下, 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所能承受

的旅游活动强度”, 它由环境生态承纳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项

组成, 具有客观性和可量性、变易性与可控性、存在最适值和最大值等特征, 同时又是持

续发展旅游的重要判据之一[10 ] , 并以泰山风景区为例进行了实例研究[12 ] , 提供了一套适合

山岳风景区不同旅游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笔者认为, 旅游环境承载力 (T EBC) 是一种

稀缺性非物质资源, 具有时空分异特征, 同时因旅游形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并且可以把

旅游环境容量视为 T EBC 的一个等同于资源空间承载量的分量指标[12 ]; 它同旅游环境容量

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承载的是旅游活动强度, 包括游人密度、旅游用地强度和旅游收益强度

三个分项, 而不仅仅是游人量。

2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子

对旅游承载力影响因子的认识有一时间过程。最初于 1960’由Bu tler和Kundson 在游

憩娱乐领域内认识到, 物质体系 (指游乐设施、旅游基础设施) 的自然承受能力是游客容

纳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1980’旅游目的地转向并集中于自然风光旅游地, 由于自然生态质

量是旅游发展的基础, 因而旅游承载力大小被认为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对游客数量的承纳

力, 并一度使旅游容量变成了旅游影响评价的概念; 之后, 旅游社会学研究逐步兴起, 旅

游区的社会环境承载力为人们所认识, Cook 和 d’Amo re (Pearce于 1989年引用) 把旅游

社会容量定义为“当地居民的社会损失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达到不可接受 (unaccep tab le) 状

态时的游客数量极限点”[13 ] , 这与笔者认识到的当地居民心理容量极大状态相一致[10 ]。根据

N. SAL EEN 等人的研究, 我们可以设定如下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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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社会文化环境因子——游客密度 (vis itor dens ity) 指数

旅游者对当地居民的社会文化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种影响 (正面的和负面的) 的

发生程度和范围是不同的, 游客密度越大, 这种冲击便越大。我们用游客密度指数 (v isitor

d ensity ind ex , 简称V D I ) 来表现这一影响。其公式为:

V D I = v isitor d ensity örensid en t d ensity

也即, 游客人数与当地居民人数的比值 (故又称游居比)。

相同大小的V D I 在不同的旅游区内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有所不同: (1) 旅游业占绝对主

体的地域, 居民所能承受的游客密度要大于具有不同产业结构特征的地域, 例如庐山牯岭

镇V D I 承受力要大于泰安城区, 而后者又大于兼有旅游功能的城市 (如济南)。(2) 旅游地

生命周期中的后期阶段一般大于前期阶段的V D I 承受力, 这是由于当地居民从旅游开发中

获得了收益并逐步适应了旅游活动气氛, 心理承受能力加大。(3) 文化差异 (包括信仰、习

俗、生活观念等) 越大, 旅游冲击力越大, 居民承受的V D I 越小, 也即以区外市场为客源

主体的V D I 冲击力大于以区内 (含周边地区) 客源市场为主的旅游地。因此不同的旅游目

的地应有不同的V D I 值。

212　社会经济环境因子——旅游经济收益 (econom ic incom e) 指数

谈到社会经济环境因子对旅游承载力的贡献,一般选用经济发展容量作为分项指标,它

是指旅游区的经济要素 (诸如饭店床位、食物供给、水电供应等) 所能容纳的游客数量; 这

种以供给确定承载力的方法可操作性强, 计算简单, 但意义不大, 因为不考虑游客需求方

式、规模等内容在内的单纯的供给能力计算是难以说明旅游承载力的真正含义的。笔者建

议抛开具体的经济因子, 而以旅游经济收益作为社会环境因子的综合性指标, 并将经济承

载量界定为当旅游地居民和政府的旅游经济收益 (等于收入减去漏损) 达到某一临界值时

所容纳的游客人数。

可借用凯恩斯边际收入乘数M = 1 ö(1- m p c) 定义旅游经济收益指数 E I I = 1öL , 式

中, m p c为边际消费倾向, L 为漏损率, L = 1- m p c。

213　生态环境因子——土地利用强度 (L and -use in tens ity ) 指数

旅游区内的旅游用地面积越大, 旅游活动规模空间越大, 居民用地越少。当居民用地

面积缩小到一定极限, 会导致当地居民 (包括旅游从业人员与非从业人员) 的心理抗拒——

生活秩序被打乱, 导致紧张、焦虑和沮丧, 降低了生活环境质量。我们用土地利用强度指

数 (L I I ) 来表现这种状况: L I I = L UA töL UA r, 式中L UA t为旅游用地面积, L UA r 为居

民用地面积。

3　旅游承载力的技术测量——从旅游地居民心理容量出发构建旅
游承载力指数

3. 1　旅游承载力指数 (TBC I) 内涵界定

根据前述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定义, 笔者从旅游地居民的心理容量及其“游客规模—心

理感应”的响应关系, 把旅游地承载力指数 (Tou rism Bearing Capacity Index) 界定为“在

不对旅游地社会2经济、自然环境、公共设施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 某一旅游区所能承纳

的旅游活动强度的无量纲表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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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函数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分量函数关系:

31211　TB C I 与 V D I (游客密度指数) 成反比例关系, 即 TB C I∝ 1öV D I。

它表明旅游地接受的旅游活动强度随着V D I 的增加而降低, 用公式表示即是: TB C I =

K 1·1öV D I = K 1·RD öV D , 式中, K 1 为常数, RD、V D 分别为居民和游客密度, R P 和V P

分别为居民人数与游客人数。

31212　TB C I 与 E I I (旅游经济收益指数) 成正比例关系, 即旅游承载力指数随着旅游净

收益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即 TB C I∝ E I I , 用公式表示既是: TB C I = K 2öL , K 2 为常数, L

为漏损率。

31213　TB C I 与L U I (土地利用强度指数) 成反比例关系, 即旅游地接受的旅游活动强度

随着L U I 的增加而呈减弱趋势, 即 TB C I∝ 1öL U I , 用公式表示即是:

TB C I = K 3öL U I = K 3 õL UA röL UA t

313　旅游承载力指数 (TBC I) 的数学表达

综合 31211～ 31213的函数关系,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数学表达式:

TB C I = K õ (R P öV P ) õ (1öL ) õ (L UA röL UA t)

= K õ R P õL UA rö(L õL UA t õV P )

式中　K 为常数, 其余变量的含义同上。

314　简化的旅游承载力指数 (TBC I) 数学表达式

以上公式存在的缺陷是难以得到具体的指数值, 不同旅游区难以比较大小, 因为参数

K 难以确定。不过,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简化的指数模式来表达:

设定 V D I′= V D I öV D I 0

E I I′= E I I öE I I 0

L I I′= L I I öL I I 0

式中　V D I , E I I , L I I 含义同前, V D I 0、E I I 0、L I I 0 分别代表通过旅游心理调查得到的理

想值 (满意值, 不等于最大值)。

然后对V D I′、、E I I′、L I I′实施归一化, 假定D = V D I′+ E I I′+ L I I′

V D I′= V I′öD

E I I′= E I I′öD

L I I′= L I I′öD

则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可用归一化后的矢量模来表示, 即

TB C I = ∑ (û V D I′û 2, û E I I′û 2, û L I I′û 2)
1ö2

4　案例分析

试图建立适合不同旅游地的理想或规范化的旅游承载力指数是不现实的, 因为各要素

指标的取值特别是常数K 是有差异的。不过我们可运用 313中的公式计算同一旅游区的不

同发展阶段的 TB C I 变化值, 并依据其变化发展方向采取适当的调控策略 (fo rm u la t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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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ra teg ies)。以山东某岛屿旅游区为例 (基准年为 1990年) , 各变量 (参数) 值如表 1。
表 1　实证研究对象 (山东某旅游岛屿) 的

旅游承载力指数 (TBC I ) 变化分析

Tab11　The var ia tion analysis of TBC I in the

case from one of Shandong Prov ince’s in lands

变量 1990 1996 变化倍数

L 015 0135 017

R P 180 000人 250 000 人 1139

L UA r 150 000 ha 120 000 ha 018

L UA t 20 000 ha 40 000 ha 210

V P 150 000人 480 000人 312

K 保持不变 110

TB C I 2öTB C I 1= 2418%

表 1 说明该地旅游承载力指数下降了

7512% , 平均每年降低 1215% , 如果继续按

此速度下降, 很快便无承载力潜力可用, 旅

游活动强度达到饱和。该例子也表明, 尽管

随着旅游开发时序的深入, 当地居民的心理

承载力加大, 但此例显示了因旅游强度增加

过快, 而居民的心理承受力及经济收益率的

增长难以与其相匹, 致使短短的六年间 TB 2
C I 下降了∃∑。为防止继续滑坡, 应采取一些

措施, 包括: (1) 维持现有居民用地的面积不

再减少; (2) 削弱旅游季节性强度; (3) 减少

旅游收入漏损率, 如加大当地政府、公司和

居民对旅游经济的控制力度, 服务队伍以培训后的当地人为主, 降低税率, 增加消费比例

等。

利用简化的 TB C I 公式可以比较不同旅游区的环境承载力值, 或者比较同一旅游区不

同的利用方式 (旅游形式) 表现出的 TB C I 大小, 进而选择环境最佳利用的旅游方式, 因

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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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HEORY AND APPL ICAT ION OF

TOUR ISM ENV IRONM ENTAL BEAR ING CAPAC ITY

Cui Fengjun　　L iu J iam ing
(D ep t. of Geog rap hy , P ek ing U niversity , B eij ing　100871)

Abstract

Beginning w ith such facto rs as social2cultural background, social2econom ic background, e2
co logical and social2p sycho logical background w hich influence tourism bearing capacity, the art i2
cle puts out the tourism bearing capacity index and its arithm etic model of operat ion and gives

out a case of its app licat ion. T he autho rs define the tourism environm ental bearing capacity as

the bearing in tensity of tourism dest inat ion during a period w hich doesn’t do harm to the p resent

and fu ture peop le in its curren t state and w hich can be accep ted by the residents. T he bearing

in tensity of tourism dest inat ion m ain ly includes th ree sub2class indexes: the tourist density, the

tourism land2use in tensity and the tourism incom e value. To calcu late the tourism A ctivity In2
tensity in a comp rehensive indicato r, the Tourism Bearing Capacity index is defined by the au2
tho rs as a non—dim ension value w hich can be an assessm ent indicato r fo r sustainable tourism.

　　Key words　　 tourism environm ental bearing capacity, environm ental capacity, tourism

bearing capacity index, tourism act ivity in 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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